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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2020 年梅雨呈现出入梅早、出梅晚、梅雨期长、雨区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强

降水过程多的特点，是一次典型的超强梅雨。分析发现，梅雨期东亚季风区多个关键大

气环流系统的平均位置相对稳定，且表现出显著的准双周振荡特征。梅雨的开始和结束、

主雨带的北抬和停滞、强降水过程的发生维持都与准双周振荡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梅雨

期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经历了 6 次北抬和南撤的周期性振荡，同时高、低层季风环

流系统则表现出 5 次显著增强的过程，尤其是低空西南急流的不断加强，南风大值中心

反复建立和位置的相对稳定，使得源自热带的水汽输送一次次加强，水汽辐合与上升运

动反复发展，从而导致梅雨在江淮流域长时间持续，暴雨过程频频发生。另一方面，梅

雨期欧亚中高纬环流表现为“两脊一槽”型，中高纬阻塞高压活动频繁，东亚沿岸低槽

活跃，经西北路径和（或）东北路径的冷空气不断南下，与低层一次次加强的西南暖湿

水汽在江淮区域频繁交汇，这是造成今年梅雨异常偏强的另一重要因素。 

通过对历史上梅雨的时空分布、雨涝特征及致灾程度等方面的比较可知，今年的超

强梅雨的异常程度总体弱于 1954 年，而强于 1998 和 1991 年。得益于现今气候预测准

确率和防灾减灾能力的明显提高，今年由此次超强梅雨而造成的江淮流域洪涝灾害影响

及死亡失踪人数等均较之前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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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iyu in 2020 is a typical super Meiyu,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ier 

onset, later retreat, longer duration of rainy season, wider rainfall range, abundant 

accumulated rainfall, and more heavy storm processes than norma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imultaneous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systems, it i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locations of the key 

East Asian monsoon circulation systems are relatively stable, with significant quasi-biweekly 

oscillation (QBWO) in the Meiyu period of 2020. The onset and retreat of Meiyu, the 

northward shift and stagnation of the rainfall belt, and the occurrence and persistence of 

heavy rainstorm processes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QBWO. During the Meiyu 

season, the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experienced six periodic oscillations of 

northward migration and southward retreat. Meanwhile, the upper- and low- level monsoon 

circulation systems strengthened for five time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QBWO in the Meiyu 

season, especially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outhwesterly low-level jet, the repeated 

establishment of the large value centers of southerly with relatively consistent latitude, which 

made the water vapor transport from the tropics strengthened again and again, and the water 

vapor convergence and upward movement developed repeatedly, and led to the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Meiyu in the YHRV, with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the rainstorm. On the other 

hand, two blocking highs are maintaining in the mid- and high latitude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wo ridges and one trough" over Eurasia, and the low 

trough along the East Asian coast is also active. The cold air falls continuously southward 

through the northwestern and/or northeastern paths, frequently merging with the repeatedly 

strengthened warm moisture from the low latitude over the YHRV, which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causing the super Meiyu in 2020. 

Moreover, we compar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eiyu, and the 

corresponding flood disaster in 2020 with other super Meiyu years since 1951. It is shown 

that the super Meiyu in 2020 is weaker than that of 1954, but stronger than that of 1998 and 

1991. Benefits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the accuracy of climate prediction and the 

ability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e flood and disaster losses caused by this super 

Meiyu in the YHRV a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before. 

 

Keyword: Super Meiyu;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WPSH); Quasi-biweekly 

oscillation (QBWO); East Asian upper-level westerly jet stream; Southwesterly low-level jet; 

Blocking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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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梅雨是东亚夏季风季节进程中特有的雨季。5 月中旬东亚夏季风首先在南海爆发，

随后向北推进，季风雨带相继在华南、台湾、江淮流域、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建立（Ding, 

1992, 2004; Qian and Lee, 2000; 丁一汇等，2007）。不同的国家对发生在东亚初夏的季节

性雨期有不同的叫法。在中国，“梅雨”用来指从 6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江淮流域的雨季

（Tao and Chen, 1987）。在日本称之为 Baiu (Ninomiya and Murakami, 1987; Saito, 1995)，

而韩国称之为 Changma (Oh et al, 1997)。每年汛期，出入梅时间、梅雨量及梅汛期暴雨

过程等都是预报中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由于对流层高、中、低层多个大尺度环流系统对

梅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每年影响梅雨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各年入出梅早

晚、梅雨期长短、梅雨量多寡、梅雨雨型分布等差异显著。正确地预测梅雨开始和结束

的时间及梅雨量，对国家防汛减灾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东亚夏季风的异常活动伴随着东亚季风系统成员的偏南或偏北，将显著影响江淮流

域的入出梅时间及梅雨持续天数，进而引起江淮流域的干旱或洪涝（丁一汇等，2007）。

陶詩言等（1958）系统地研究了梅雨与亚洲上空大尺度环流在气候上的关系，指出亚洲

高空南支西风急流的两次北跳过程与梅雨期的开始和结束密切相关。李崇银等（2004）

指出，东亚高空急流在 6 月的北跳是梅雨开始的前期征兆。丁一汇等（2007）认为，当

6 月中旬东亚夏季风突然从华南向北推进到长江流域，同时印度夏季风开始在印度次大

陆爆发时，中国梅雨雨季开始。作为东亚季风系统成员之一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

下简称西太副高）对梅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位置和强度变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

夏季风的强弱变化是长江流域旱涝的最主要原因（Tao and Chen, 1987；刘芸芸等，2012；

蒋薇和高辉，2013；刘芸芸和陈丽娟，2019；丁婷和高辉，2020）。江淮流域夏季降水

具有明显的季节内振荡和准双周振荡的特征（陆尔和丁一汇，1996；毛江玉和吴国雄，

2005；尹志聪等，2012），尤其在梅雨偏多年的准双周振荡较梅雨偏少年显著（夏芸，

2007）。大气准双周振荡（quasi-biweekly oscillation, QBWO）主要是时间尺度为 10~20 d

的振荡，它是大气中重要的低频系统之一，是在研究季风天气及其相联系的季风系统时

被发现的（Vincent et al, 1998）。事实上，东亚夏季风区多种气象变量都具有准双周振荡

特征（杨双艳等，2015，丁一汇（1993）还指出，不仅在季风区，中高纬地区的冷空气

活动也具有准双周振荡特征。大气环流的这些周期性振荡信号会对江淮流域梅雨的开始

及梅雨期强降水过程的发生造成显著影响（李崇银，1991）。 

2020 年夏季江淮流域经历了一次超长梅雨季，入梅偏早，出梅偏晚，梅雨量异常偏

多。梅汛期经历了多次强降水过程，雨量多，强度大，被媒体戏称为“暴力梅”。 6-7

月，南方强降雨频繁来袭，长江流域累计降雨量超过 1998 年同期水平，持续的暴雨给

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严重的洪涝灾害。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梅雨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

雨量异常偏多？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为此，本文从观测事实出发，

分析总结了 2020 年超强梅雨的气候异常特征及其可能成因。另外，我们还从梅雨的时

空分布、雨涝特征及致灾程度等方面与 20 世纪以来的几个典型梅雨异常偏多年进行了

对比，旨在为今后这类梅雨年的成因诊断和预测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 

 

1．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包括：（1）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全国 2400 站逐日 20 时（北京时）

降水量观测资料；（2）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的大气再分析资料（NCEP/NCAR），水平分

辨率为 2.5° × 2.5°（Kalnay et al, 1996）；（3）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 1951-2020 年的

梅雨基本监测数据，包括入出梅时间，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4）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

理局（NOAA）发布的扩展重建的逐月海温资料（ERSSTv5；Huang et al, 2017），空间分

辨率为 2° × 2°。所有变量的气候态（常年）均为 1981-2010 年的平均，距平场去除的都

是气候态的平均。热带海温指数 Niño3.4 为（5°S-5°N、120°-170°W）区域平均的海表温

度距平。文中提取准双周振荡分量采用的是二阶 Butterworth 带通滤波器（吴洪宝和吴

蕾，2010），该方法是分离变量场不同尺度信号的常用方法。 

《
气
象
》
待
刊



4 

 

我国梅雨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按照《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GB/T 33671-2017），

梅雨监测区为西自湖北宜昌，东至华东沿海，南端以南岭以北的 28°N 为界，北抵淮河

沿线 34°N 一带，其范围为 28°-34°N、110°-122.5°E。按照气候类型又将监测区域分为江

南区、长江中下游区（以下简称长江区）、江淮区，确定区域入（出）梅的主要依据是

区域内各监测站的降水条件和关键环流指标的变化，具体可参考《梅雨监测指标》国家

标准（GB/T 33671-2017）。 

 

2．2020 年梅雨期降水时空特征 

表 1 给出了 2020 年梅雨各个特征量的基本监测信息。江南区 6 月 1 日入梅，7 月

11 日出梅，梅雨期为 40 d，较常年偏长 10 d，区域平均的梅雨量为 615.6 mm，较常年

偏多 68.5%（图 1a）。长江区 6 月 9 日入梅，较常年偏早 5 d，7 月 31 日出梅，梅雨期

长达 52 d，较常年（29 d）显著偏长，为 1951 年以来第七长年。梅雨期平均总雨量为

753.9 mm，较常年偏多 153.2%，为仅次于 1954 年的第二多年（图 1b）。江淮区 6 月 10

日入梅，较常年偏早 11d，8 月 2 日出梅，梅雨期长达 53 d，与 1974 年并列第一长年。

梅雨期平均总雨量为 659 mm，较常年偏多 149.2%，为仅次于 1991 年的第二多年（图

1c）。 

 

图 2 为 2020 年梅雨期累计降水量及距平百分率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梅雨监测

区降水量普遍达 600 mm 以上，其中长江中下游沿江区域超过 800 mm，局地甚至超过

1400 mm（图 2a）。其中湖北、安徽降水量均为历史同期最多，江苏、上海和浙江为历

史同期第二；安徽黄山单站累计降水量达 1720 mm ，祁门站 1667 mm ，岳西站 1570 

mm 。江淮流域区域平均的累计降水量为 759.2 mm ，仅次于 1954 年的 789.3 mm 。降

水偏多区域南北范围跨度广，3 个梅雨监测区的降雨量均表现为显著偏多，包含江南中

北部至江淮的大部分地区（图 2b）。从降水的时间-纬度剖面图（图 3）可以看到，6 月

上旬多雨带位置偏南，强降水中心主要位于江南至华南北部，6 月 9 日开始梅雨带快速

北抬，10-16 日北推至江淮到黄淮南部一带，分别对应长江和江淮梅雨的开始。随后主

雨带回落到长江中下游区域，并且长时间地稳定维持，期间多雨带有小幅的南北摆动，

造成多雨带南北跨度范围宽。7 月 10 日前后雨带再次北抬，江南梅雨结束。7 月下旬江

淮流域降水强度明显减弱，梅雨趋于结束。3 个梅雨监测区都多次出现较强的降水大值

中心，其中安徽合肥连续降水日数达 21 d，江西安义连续降水日数达 25 d，均突破历史

记录（图略）。 

 

 

总体来说，2020 年梅雨入梅偏早，出梅偏晚，梅雨期持续时间长，雨区范围广，梅

雨量大，其中长江区和江淮区的累计降水量均排名第二，分别次于 1954 年和 1991 年，

已超过 1998 年，因此可以说 2020 年的梅雨是一次典型的超强梅雨。那么，是怎样的大

气环流系统配置和变化导致 2020 年出现如此超强的梅雨？下面将从大尺度环流的演变

特征入手，着重分析东亚夏季风环流系统的准双周振荡与我国东部持续性强降水过程的

关系，探讨造成今年梅雨如此异常的可能原因。 

 

3．2020 年梅雨期降水异常成因分析 

3.1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我国东部夏季降水雨带位置与西太副高的南北位置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刘芸芸等，

2012；Liu et al, 2019）。副高在 6 月中旬和 7 月中旬前后的两次显著北跳是梅雨开始和

结束的标志（陶诗言和卫捷，2006）。当副高脊线位于 18°-26°N 范围内，非常有利于江

淮梅雨的发生和维持（牛若芸和金荣花，2009；梁萍等，2010；胡景高等，2013）。2020

年梅雨期间西太副高表现出显著的准双周振荡的特征，共经历了 6 次北抬和南落的阶段

性变化过程（图 4），而我国东部的主雨带位置和强降水过程均与副高脊线的准双周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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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很好的对应关系。西太副高第一次北抬发生在 5 月 30 日前后，6 月 1 日副高脊线

越过 18°N，促使江南区入梅显著偏早。经过短暂的南落和停留后，西太副高于 6 月 8

日前后再次迅速北抬至 20°N 以北，促使长江区和江淮区分别于 6 月 9 日和 10 日入梅。

副高的这两次阶段性北抬过程均较常年明显偏早，且准双周振荡的振幅明显偏强，这是

直接导致今年入梅异常偏早的主要原因之一。 

6月 24日副高开始第三次北抬，并于 6月 25日至 7月 10日期间稳定维持在 20°-23°N，

准双周振荡的振幅相对偏弱，为长江中下游沿江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提供了非常有利

的环流条件。7 月中旬，副高再次出现两次波动，对应江淮流域主雨带也发生南北跨度

较大的摆动，强降水过程频繁，影响范围增大。直到 7 月 28-31 日，副高第六次明显北

抬至 26°N 以北，由于副高的准双周振幅再次加强，夏季主雨带移出江淮流域，持续近

两个月的江淮流域梅雨趋于结束。 

由上可见，西太副高南北位置的异常变化是导致 2020 年出现超强梅雨的一个关键

环流因子。今年梅雨期间西太副高共经历了 6 次北抬和南撤的阶段性变化，表现出明显

的准双周振荡特征，其周期性变化与梅雨的开始和结束、主雨带的北抬和停滞、强降水

过程的发生维持都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3.2 低层西南急流和水汽输送 

来源于低纬度地区暖湿气流的向北输送是梅雨发生和维持的重要水汽条件（刘芸芸

等，2006；He et al, 2007）。2020 年梅雨期间南方低空西南急流活跃，与副高脊线的准

双周振荡对应的，共出现了 5 次明显加强北伸的过程。随着西南急流的一次次加强，经

向风大值中心北侧的南风经向强梯度带也相应一次次向北推进，而降水落区基本位于经

向强梯度带中（图 5）。每一次南风大值中心的形成，并在其北侧建立经向风强梯度带，

都为梅雨期间的暴雨过程提供了有利的低层动力条件，且降水强度与经向风梯度的强弱

对应。另一方面，低空西南急流也是强水汽输送带，它不仅将自来阿拉伯海、孟加拉湾

和南海的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南方，为梅雨的形成提供必要的水汽条件和不稳定能量，

而且西南急流北侧的南风经向强梯度带还促成了源自低纬地区的水汽在此区域的强烈

辐合（图 5），上升运动发展，促使西南季风气流的不稳定能量释放，为梅雨的形成提供

了必须的动力条件。西南急流的周期性不断加强、南风大值中心的反复建立和位置的相

对稳定，使得低层水汽输送一次次加强、辐合上升运动反复发展，从而导致梅雨不仅在

江淮流域长时间持续，并且期间暴雨过程也频频发生。 

 

3.3 高空西风急流和南亚高压 

南亚高压是梅雨天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入梅前南亚高压的突然大幅度北跳是入

梅的一个前期信号（张庆云和陶诗言，1999），其北侧的高空西风急流的南北位置和强

度变化与梅雨的关系显著。2020 年梅雨期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和南亚高压与中低层环流

系统变化较为一致，也经历了5次的加强北抬随后又减弱南撤的过程，但摆动幅度不大，

位置相对稳定（图 6）。110°-122.5°E 平均的高空西风急流轴和南亚高压脊线在 5 月下旬

末和6月上旬末的两次加强北抬过程，对应着江南梅雨和长江、江淮区梅雨的先后开始；

随后西风急流轴和南亚高压脊线分别稳定在 37°-40°N 和 26°-28°N。在相对稳定的高空

西风急流和南亚高压的共同影响下，高空西风急流南侧至南亚高压脊线北侧之间的区域

内持续出现明显的高空辐散，有利于中低层垂直上升运动的发展，为梅雨期间持续性强

降水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条件。梅雨期的多雨带则处于高空西风急流带南侧和南亚

高压脊线北侧之间的强高空辐散区中，而高空西风急流的一次次加强则对应着强降水过

程的发生。可见，高空西风急流的周期性建立和南亚高压脊线位置相对稳定也是梅雨长

时间在长江流域持续的重要环流特征之一。此外，与西太副高脊线和降水主雨带的逐日

演变（图 3 和图 4）对比还可以看出，高层南亚高压的北抬及其北侧高空西风急流的建

立似乎要比副高的北跳和每次强降水过程的发生要早 1~3 天，说明东亚夏季风环流的转

变是从高层到低层逐步发生变化的，高层的大气环流异常变化对梅雨的开始可能具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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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指示意义。  

 

3.4 中高纬阻塞高压和冷空气活动 

阻塞高压（以下简称阻高）是造成中高纬大气环流异常的一个主要环流系统，它的

长时期维持会带来持续的天气气候异常（Tibaldi and Molteni, 1990）。江淮梅雨正是东亚

夏季风系统与欧亚中高纬环流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牛若芸和金荣花，2009）。2020 年

梅雨期间，欧亚中高纬阻塞高压活动频繁，主要以鄂霍次克海阻高（东阻）和乌拉尔山

阻高（西阻）的形式表现，两者或此消彼长，或双阻鼎立（图 7）。其中鄂霍次克海阻高

更为稳定和强盛，且鄂霍次克海阻高的活跃期对应副高稳定和江淮流域持续强降水阶段；

而乌拉尔山阻高的中心位置偏西。 

这种中高纬出现双阻的环流特征在梅雨期平均的 500hPa 位势高度场上也表现明显

（图 8a）。欧亚中高纬环流表现为“两脊一槽”型，乌拉尔山以西和鄂霍次克海为较强

的高压脊，且向极区伸展，巴尔喀什湖附近为低压槽，经向度较大，有利于来自于中高

纬地区的冷空气自西北向东南影响我国。冷空气活动是持续性强降水形成的重要因素之

一，它能够促成产生强降水所必须的低层辐合抬升（姚秀萍和于玉斌，2005）。另外，

东亚沿海附近为平均低槽区，且槽区位势高度为负距平，表明东亚沿岸低槽活跃，冷空

气势力也较强。图 8b 是梅雨期我国东部 500hPa 位势高度场的逐日演变，它可以表示北

方冷空气的活动（张庆云等，2003）。可以看到，梅雨期内冷空气多次南下侵入到 30°

N 附近地区（图中阴影区），当冷空气南下正好与低层一次次加强的西南暖湿水汽对应

（图 5），并在此交汇，则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图 3）。总的来说，

由于来自西北路径（极地过程）和（或）东北路径（超极地过程）的冷空气不断南下，

冷暖空气在江淮区域频繁交汇，导致梅雨强度异常偏强。 

 

4．与历史年份的对比分析 

历史上共有 3 年在江淮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分别为 1954、1991 和 1998

年，从 1951-2020 年逐年的梅雨期累计降水量的历史序列（图 1）也可以看出这 3 年的

极端性特征。表 2 给出了 1954、1991、和 1998 年 3 个梅雨监测区各特征量的基本信息。

这 3 年与今年的梅雨均存在以下特点：入梅早，出梅晚，雨季持续时间长，降水范围广，

且强度大。 

 

 

1954 年夏季发生了 20 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长江流域洪涝灾害。这一年梅雨于

5 月 31 日首先从长江区开始，8 月 2 日出梅，梅雨期长度为 1951 来历史最长。这期间

长江流域连日降雨，且多次出现暴雨和特大暴雨，江南区和长江区平均累计降水量分别

达到 847.5 和 811.5 mm ，均为 1951 年以来第一；江淮区梅雨量为 621.2 mm ，仅次于

1991 年和 2020 年，排名第三（图 1）。从空间分布上看，长江中下游至江淮地区形成一

个南北纬度跨度很宽的多雨带，多雨中心位于长江中游，大部地区降水量超过 800 mm ，

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以上（图 9a）。梅雨期长江、淮河等多个流域水位同时上涨，相继

出现最高洪水记录，酿成了近百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涝。 

相比与 1954 年，1991 年总体的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相对较弱，其影响范围偏北，

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6 月 2 日首先于长江区入梅，7 月 16 日出梅，梅雨期长度为 44 d，

其中江淮区平均累计降水量达到 766.4 mm ，历史排名第一（图 1）。从空间分布看，多

雨带南北纬度跨度较小，多雨中心偏向于淮河与长江下游地区；其中长江中下游沿江和

江淮地区降水量普遍在 600~800 mm ，部分地区超过 800 mm ，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以

上，下游部分地区甚至超过 2 倍（图 9b）。江淮一带部分地区降雨强度超过 1954 年，导

致江淮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长江下游滁河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太湖水位

猛涨，7 月 12 日太湖水位达到 4.83 m，超过历史水位 0.18 m；江苏、安徽受灾最为严

重（鞠笑生，1993）。丁一汇（1993）统计了 1991 年太湖地区梅雨期 1 d、3 d、30 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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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d 不同时段的最大累计降水量，均较 1954 年同期明显偏多，里下河地区 6-7 月的累

计降水量也明显超过 1954 年（丁一汇（1993）中的表 1.2 和表 1.3）。 

1998 年夏季长江流域再次出现了仅次于 1954 年的全流域特大洪涝。6 月 8 日首先

于江南区入梅，8 月 4 日出梅，雨季持续时间超过 50 d，其中江南区平均降水量达到 783.8 

mm ，历史排名第二，仅次于 1954 年；长江区平均降水量为 572.4 mm ，历史排名第

三（图 1）。从空间分布看，多雨带较 1954 和 1991 年偏南，多雨中心位于江南中北部，

降水量普遍超过 800 mm ，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图 9c）。1998 年梅雨最显著的特征是

出现了“二度梅”（黄荣辉等，1998），6 月 11 日至 7 月 4 日为第一段梅雨降水集中期，

持续性强降水过程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鄱阳湖、洞庭湖（两湖）流域出现了严

重洪涝。随后在 7 月上旬至中旬前期长江流域降水偏少，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近 10 天超

过 35℃的盛夏高温天气。7 月 16 日至 8 月 3 日再次出现第二段强降雨天气，即“二度

梅”。此阶段降水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上游地区，且暴雨过程强，致使从 7 月下旬起长江

中、上游河水猛涨，使中游地区再度发生严重洪涝。 

综合来看， 1954 年梅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造成近百年来罕

见的特大洪涝。1998 年梅雨造成了长江全流域的大洪水，但影响区域主要在长江中游和

两湖流域，“二度梅”进一步增强了长江中游洪涝灾害；1991 年总体偏弱，降水主要集

中在江淮下游区域，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强度甚至超过 1954 年，江苏、安徽受灾严重。

相比于前三次梅雨期的暴雨洪涝，2020 年梅雨影响范围大，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

中下游沿江一带，其累计雨量和梅雨期长度均超过 1998 年，是仅次于 1954 年的典型超

强梅雨。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导致江淮流域再次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长江流域分别于 7

月 2 日和 17 日两次达到洪水编号标准；7 月 14 日淮河王家坝水位涨至 27.5 m，与警戒

水位持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7 月 6 日鄱阳湖星子水文站超警戒水位 0.62 m，达到洪

水编号标准。但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截至 7 月底此次南方洪涝灾害造成的灾害损失较前

三年明显偏轻，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较近 5 年

同期均值相比均偏低 25%以上。这一方面得益于气象部门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报准

确率的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现今防灾减灾能力也大大加强，“长江三峡工程”的建

设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起到巨大的防洪作用。 

 

5．小结与讨论 

梅雨是初夏中国东部雨季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雨期，梅雨异常将给我国长江中下游

地区带来严重的旱涝灾害。2020年出现了一次典型的超强梅雨，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导致

江淮流域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本文利用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梅雨监测资料和同期大气

环流再分析资料，对2020年的超强梅雨特征及大尺度关键环流系统的异常成因进行了分

析，并从雨涝特征、致灾程度等方面与20世纪以来的几个典型梅雨异常偏多年进行了初

步比较。具体结论如下： 

（1）2020 年梅雨呈现出入梅早、出梅晚、梅雨期长、雨区范围广、累计雨量大、

强降水过程多的特点，其中长江区和江淮区的累计降水量均排名第二，分别次于 1954

年和 1991 年，已超过 1998 年，是一次典型的超强梅雨。 

（2）梅雨期东亚季风区多个关键大气环流系统均平均位置相对稳定，且表现出显

著的准双周振荡的特征，梅雨的开始和结束、主雨带的北抬和停滞、强降水过程的发生

维持都与准双周振荡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梅雨期间西太副高共经历了 6 次北抬和南撤的

阶段性变化过程，前两次周期振荡的振幅偏强，导致主雨带迅速北跳至江淮流域，梅雨

开始偏早，而中间三次振幅相对较小，主雨带位置相对稳定，且持续时间长；最后一次

强周期振荡则对应了江淮梅雨的结束。与之对应，高、低层环流系统则表现出 5 次明显

加强的过程，随着低层西南急流的不断加强，南风大值中心反复建立和位置的相对稳定，

使得源自热带的水汽输送一次次加强、辐合上升运动反复发展，从而导致梅雨不仅在江

淮流域长时间持续，并且暴雨过程频频发生。此外，梅雨期欧亚中高纬环流表现为“两

脊一槽”型，阻塞高压活动频繁，东亚沿岸低槽活跃，冷空气势力较强。经西北路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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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东北路径的冷空气不断南下，在江淮区域与来自低纬的暖湿气流频繁交汇，这也

是导致梅雨强度异常偏强的重要因素。 

（3）通过对梅雨的时空分布、雨涝特征及致灾程度等方面的比较，今年的超强梅

雨的异常程度总体弱于 1954 年，而强于 1991 和 1998 年。由于现今气候预测准确率和

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今年由于江淮流域洪涝而导致的灾害损失明显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在梅雨量异常偏多的 1954、1991 和 1998 年，一些关键大气环流系

统的变化特征与今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如欧亚中高纬度环流也都呈现典型的“两脊一

槽”型，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较强（丁一汇，1993）；东亚高空西风急流位置较为稳定，

第二次北抬不明显（王作台等，1992），副高南北位置摆动也较小（毛江玉和吴国雄，

2005）。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梅雨期中总是伴随着较为明显的大气准双周振荡特征（陆

尔和丁一汇，1996；毛江玉和吴国雄，2005）。因此结合今年梅雨的成因分析，总结了

超强梅雨形成的大气环流条件框图（图 10）。此次超强梅雨的主要环流因子有 4 个，包

括中高纬的阻塞高压、副热带地区的西太副高、低空急流及其带来的暖湿水汽、高层的

东亚西风急流。西太副高和东亚西风急流位置分别稳定在 20°-26°N 和 37°-40°N 范围，

同时中高纬冷空气南侵正好对应低纬低空急流的加强，这是江淮流域发生强降水过程的

主要环流条件；此时如果大气环流系统表现出显著的准双周振荡特征，促使强降水过程

反复发生和维持，则非常有利于江淮流域形成超强梅雨。因此说，大气准双周振荡作为

次季节尺度中的一种主要变率或模态值得重点关注，如何准确把握和预报出次季节尺度

变化特征是今后天气-气候预报中的一个挑战。 

 

致谢：本工作部分研究结果受邀在杨修群和宋连春教授组织的2020年梅汛期降水异常成

因研讨会上报告，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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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梅雨监测信息 

Table 1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Meiyu in 2020 

区域  入梅时间 出梅时间 梅雨期/d 梅雨量/mm 

江南区 2020 6 月 1 日 

（-7d） 

7 月 11 日

（+3d） 

40 

（+10d） 

615.6

（68.5%） 

气候平均 6 月 8 日 7 月 8 日 30 365.4 

长江区 2020 6 月 9 日 

（-5d） 

7 月 31 日 

（+18d） 

52 

（+23d） 

753.9 

（153.2%） 

气候平均 6 月 14 日 7 月 13 日 29 297.7 

江淮区 2020 6 月 10 日

（-11d） 

8 月 2 日 

（+18d） 

53 

（+29d） 

659.0 

（149.2%） 

气候平均 6 月 21 日 7 月 15 日 24 264.4 

注：括号中数值为距平或距平百分率，入梅和出梅正（负）值表示偏晚（早）。 

Note: the values in brackets refer to the anomaly or anomaly percentage, and the 

positive/negative days mean later/earlier onset and retreat of Meiyu than normal. 

 

 

 

 

表 2  1954、1991 和 1998 年的梅雨基本信息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Meiyu in 1954, 1991, and 1998 

年份 区域 入梅时间 出梅时间 梅雨期/d 梅 雨 量

/mm 

 

1954 

江南区 6 月 5 日 8 月 1 日 57 847.5 

长江区 5 月 31 日 8 月 2 日 63 811.5 

江淮区 6 月 24 日 7 月 30 日 36 621.2 

 

1991 

江南区 6 月 5 日 6 月 22 日 17 137.5 

长江区 6 月 2 日 7 月 16 日 44 555.9 

江淮区 6 月 8 日 7 月 16 日 38 766.4 

 

1998 

江南区 6 月 8 日 8 月 2 日 55 783.8 

长江区 6 月 11 日 8 月 4 日 54 572.4 

江淮区 6 月 25 日 8 月 4 日 40 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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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1-2020 年（a）江南区，（b）长江区，（c）江淮区梅雨量（蓝色柱状）和

梅雨季长度（绿色曲线）的时间序列（红色柱状代表 2020 年） 

Fig. 1 The accumulated rainfall (blue bars) and length of the Meiyu period (green 

lines) from 1951 to 2020 in (a) Jiangnan area; (b)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valley, (c) Huaihe valley, respectively. (The red bars denote the year o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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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梅雨期（a）累计降水量和（b）降水距平百分率的空间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s of (a) the accumulated rainfall and (b) corresponding rainfall 

anomaly percentage rate in the Meiyu period of 2020.  

 

 

图 3  2020 年梅雨期沿 110°-122.5°E 平均的逐日降水量（单位：mm）的时间-

纬度剖面图（红色虚线代表梅雨监测区，从南至北分别代表江南区（28°-30°N），

长江中下游区（30°-32°N）和江淮区（32°-34°N）） 

Fig. 3 Time-latitude cross section of daily rainfall (mm) along 110°-122.5°E (the red 

dashed rectangles indicate the three Meiyu subregions, including the Jiangnan area 

(28°-30°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30°-32°N), and 

the Huaihe valley (32°-3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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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梅雨期 110°-130°E 副高脊线位置（蓝线，°N）的逐日演变（红线为气候

平均值，绿色箭头代表副高的北抬过程，灰色阴影代表经 10-20d 滤波后的准双周振荡

分量） 

Fig. 4 Daily variation of the ridgeline of the 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along 

110°-130°E in the Meiyu period of 2020 (the red line denotes the climatic mean, and the 

green bold arrows represent the northward uplift of the subtropical high. The grey shading is 

the quasi-biweekly oscillation component which is bass-filtered by 10-20 days). 

 

 

 

图 5 2020 年梅雨期 110°-122.5°E 平均的 850hPa 经向风（等值线，>1 m·s
-1）和矢量风（箭

头，单位：m·s
-1）及整层水汽通量散度（阴影，单位：10

-5 
kg·m

-2
·s

-1）的时间-纬度剖面

图 （图片上方的数字表示 5 次低层南风大值中心的建立加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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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ime-latitude cross section of the 850hPa meridional wind (contours, >1 m·s
-1

) and 

southwesterly wind (vectors, m·s
-1

) along 110°-122.5°E, and divergence of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water vapor transport from surface to 300hPa (shading, 10
-5 

kg·m
-2

·s
-1

) in the 

Meiyu period of 2020. (The number at the top of figure indicate five establishment and 

strengthening processes of the low-level southerly centers) 

 

 

图 6 2020 年梅雨期 110°-122.5°E 平均的 200hPa 位势高度场（黑色虚线，单位：

gpm），纬向风（蓝色细实线，单位：m·s
-1）和水平散度（阴影，单位：10

-6 
· s

-1）

的时间-纬度剖面图（红色粗实线代表南亚高压脊线，图片上方的数字表示 5 次

东亚高空西风急流的加强过程） 

Fig. 6 Time-latitude cross section of the geopotential height (black dashed lines, gpm), 

zonal wind (thin blue solid lines, m·s
-1

), and horizontal divergence (shading, 10
-6

 · s
-1

) 

along 110°-122.5°E at 200 hPa level in the Meiyu period of 2020 (the red solid line is 

the ridgeline of South Asian high. The number at the top of figure indicate five 

strengthening processes of the East Asian upper-level westerly jet) 

 

《
气
象
》
待
刊



16 

 

 

图 7 2020 年梅雨期北半球中高纬度阻塞高压强度的时间-经度剖面图（单位：gpm; 

红色虚线代表乌拉尔山区域，绿色线代表贝加尔湖区域，蓝色线代表鄂霍次克海

区域） 

Fig. 7 Time-longitude cross section of blocking strength (gpm) in mid-high latitude at 

500 hPa level in northern hemisphere (The red dashed lines denote the Ural region, 

the green dashed lines denote the Baikal region, and the blue dashed lines denote the 

Okhotsk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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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0 年梅雨期（a）平均 500hPa 位势高度场的空间分布和（b）110°-122.5°E

平均的 500hPa 位势高度的逐日演变（单位：gpm） 

（图 8a 中，等值线为平均场，阴影为距平场；红色线代表气候平均的 5880 和

5860 等值线；绿粗线代表低槽。图 8b 中，5840 等值线表征我国东部冷空气活动

所到达的纬度位置，图片上方的数字代表中国东部 5 次主要冷空气南下过程。） 

Fig. 8 Distribution of (a) the averaged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s) and 

corresponding anomalies (shading), (b) variation of 500-hPa geopotential height along 

110°-122.5°E during the Meiyu period of 2020  

(In Fig.8a,the red lines are the climate mean 5880 and 5860 isolines, and the green bold lines 

represent the low troughs; In Fig.8b,the isoline of 5840 represents the latitude position of the cold 

air in the eastern China, and the number at the top of figure indicate five cold air processes over 

the ear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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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1954, （b）1991 和（c）1998 年梅雨期降水距平百分率的空间分布 

Fig. 9 Distributions of the rainfall anomaly percentage rate in the Meiyu period of 

(a)1954, (b)1991, and (c)1998, respectively  

 

 

图 10 超强梅雨形成的大气环流条件框图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super Me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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